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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卷第十八卷  楊八老越國奇逢楊八老越國奇逢

　　　　君不見平陽公主馬前奴，一朝富貴嫁為夫？又不見咸陽東門種瓜者，昔日封侯何在也？榮枯貴賤如轉丸，風雲變幻誠多

端。達人知命總度外，傀儡場中一例看。這篇古風，是說人窮通有命，或先富後貧，先賤後貴，如雲蹤無定，瞬息改觀，不由人意

想測度。且如宋朝呂蒙正秀才，未遇之時，家道艱難。三日不曾飽餐，天津橋上賒得一瓜，在橋柱上磕之，失手落於橋下。那瓜順

水流去，不得到口。後來狀元及第，做到宰相地位，起造落瓜亭，以識窮時失意之事。你說做狀元、宰相的人，命運未至，一瓜也

無福消受。假如落瓜之時，向人說道：『此人後來榮貴。』被人做一萬個鬼臉，啐乾了一千擔吐沫，也不為過。那個信他？所以

說：『前程如黑漆，暗中摸不出。』又如宋朝軍卒楊仁杲，為丞相丁晉公治第，夏天負土運石，汗流不止。怨歎道：「同是一般父

母所生，那住房子的，何等安樂！我們替他做工的，何等吃苦！正是：『有福之人人伏侍，無福之人伏侍人。』」這裡楊仁杲口出

怨聲，卻被管工官聽得了，一頓皮鞭，打得負痛吞聲。不隔數年，丁丞相得罪，貶做崖州司戶；那楊仁杲從外戚起家，官至太尉，

號為皇親。朝廷就將丁丞相府第，賜與楊仁杲居住。丁丞相起夫治第，分明是替楊仁杲做個工頭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桑田變滄海，滄海變桑田。窮通無定準，變換總由天。

　　閒話休題。則今說一節故事，叫做「楊八老越國奇逢」。那故事，遠不出漢、唐，近不出二宋，乃出自胡元之世，陝西西安府

地方。這西安府乃《禹貢》雍州之域，周曰王畿，秦曰關中，漢曰渭南，唐曰關內，宋曰永興，元曰安西。話說元朝至大年間，一

人姓楊，名復，八月中秋節生日，小名八老，乃西安府盩厔縣人氏。妻李氏，生子才七歲，頭角秀異，天資聰敏，取名世道。夫妻

兩口兒愛惜，自不必說。一日，楊八老對李氏商議道：「我年近三旬，讀書不就，家事日漸消乏。祖上原在閩、廣為商，我欲湊些

資本，買辦貨物，往漳州商販，圖幾分利息，以為贍家之資。不知娘子意下如何？」李氏道：「妾聞治家以勤儉為本，守株待兔，

豈是良圖？乘此壯年，正堪跋踄。速整行李，不必遲疑也。」八老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只是子幼妻嬌，放心不下。」李氏道：「孩兒

幸喜長成，妾自能教訓，但願你早去早回。」當日商量已定，擇個吉日出行，與妻子分別。帶個小廝，叫做隨童，出門搭了船只，

往東南一路進發。昔人有古風一篇，單道為商的苦處：

　　　　人生最苦為行商，拋妻棄子離家鄉。餐風宿水多勞役，披星戴月時奔忙。水路風波殊未穩，陸程雞犬驚安寢。平生豪氣頓

消磨，歌不發聲酒不飲。少貲利薄多貲累，匹夫懷璧將為罪。偶然小恙臥牀幃，鄉關萬里書誰寄？一年三載不回程，夢魂顛倒妻孥

驚。燈花忽報行人至，闔門相慶如更生。男兒遠遊雖得意，不如骨肉長相聚。請看江上信天翁，拙守何曾闕生計？

　　話說楊八老行至漳浦，下在檗媽媽家，專待收買番禺貨物。原來檗媽媽無子，只有一女，年二十三歲，曾贅個女婿，相幫過

活。那女婿也死了，已經週年之外，女兒守寡在家。檗媽媽看見楊八老本錢豐厚，且是志誠老實，待人一團和氣，十分歡喜。意欲

將寡女招贅，以靠終身。八老初時不肯，被檗媽媽再三勸道：「楊官人，你千鄉萬里，出外為客，若沒有切己的親戚，那個知疼著

熱？如今我女兒年紀又小，正好相配官人，做個『兩頭大』。你歸家去，有娘子在家；在漳州來時，有我女兒。兩邊來往，都不寂

寞，做生意也是方便順溜的。老身又不費你大錢大鈔，只是單生一女，要他嫁個好人，日後生男育女，連老身門戶都有依靠。就是

你家中娘子知道時，料也不嗔怪。多少做客的，娼樓妓館，使錢撒漫，這還是本分之事。官人須從長計較，休得推阻。」八老見他

說得近理，只得允了。擇日成親，入贅於檗家。夫妻和順，自此無話。不上二月，檗氏懷孕。期年之後，生下一個孩兒，合家歡

喜。三朝滿月，親戚慶賀，不在話下。

　　卻說楊八老思想故鄉妻嬌子幼，初意成親後，一年半載，便要回鄉看覷。因是懷了身孕，放心不下；以後生下孩兒，檗氏又不

放他動身。光陰似箭，不覺住了三年。孩兒也兩週歲了，取名世德。雖然與世道排行，卻冒了檗氏的姓，叫做檗世德。楊八老一日

對檗氏說：「暫回關中，看看妻子便來。」檗氏苦留不住，只得聽從。八老收拾貨物，打點起身。也有放下人頭帳目，與隨童分頭

並日催討。

　　八老為討欠帳，行至州前。只見掛下榜文，上寫道：『近奉上司明文。倭寇生發，沿海搶劫，各州、縣地方，須用心巡警，以

防衝犯。一應出入，俱要盤詰。城門晚開早閉……』等語。八老讀罷，吃了一驚，想道：「我方欲動身，不想有此寇警。倘或倭寇
早晚來時，閉了城門，知道何日平靜？不如趁早走路為上。」也不去討帳，逕回身轉來。只說拖欠帳目，急切難取，待再來催討未

遲。聞得路上賊寇生發，貨物且不帶去；只收拾些細軟行裝，來日便要起程。檗氏不忍割捨，抱著三歲的孩兒，對丈夫說道：「我

母親只為終身無靠，將奴家嫁你。幸喜有這點骨血。你不看奴家面上，須牽掛著小孩子，千萬早去早回，勿使我母子懸望。」言

訖，不覺雙眼流淚。楊八老也命好道：「娘子不須掛懷，三載夫妻，恩情不淺，此去也是萬不得已。一年半載，便得相逢也。」當

晚檗媽媽治杯送行。

　　次日清晨，楊八老起身梳洗，別了岳母和渾家，帶了隨童上路。未及兩日，在路吃了一驚。但見：

　　　　舟車擠壓，男女奔忙。人人膽喪，盡愁海寇恁猖狂；個個心驚，只恨官兵無備禦。扶幼攜老，難禁兩腳奔波；棄子拋妻，

單為一身逃命。不辨貧窮富貴，急難中總則一般；那管城市山林，藏身處只求片地。正是：寧為太平犬，莫作亂離人。

楊八老看見鄉村百姓，紛紛攘攘，都來城中逃難，傳說倭寇一路放火殺人，官軍不能禁御。聲息至近，唬得八老魂不附體。進退兩

難，思量無計，只得隨眾奔走，且到汀州城裡，再作區處。

　　又走了兩個時辰，約離城三里之地，忽聽得喊聲震地。後面百姓們都號哭起來，卻是倭寇殺來了。眾人先唬得腳軟，奔跑不

動。楊八老望見傍邊一座林子，向刺斜裡便走，也有許多人隨他去林叢中躲避。誰知倭寇有智，慣是四散埋伏。林子內先是一個倭

子跳將出來，眾人欺他單身，正待一齊奮勇敵他。只見那倭子把海叵羅吹了一聲，吹得嗚嗚的響。四圍許多倭賊，一個個舞著長

刀，跳躍而來，正不知那裡來的。有幾個粗莽漢子，平昔間有些手腳的，拚著性命，將手中器械，上前迎敵。猶如火中投雪，風裡

揚塵，被倭賊一刀一個，分明砍瓜切菜一般。唬得眾人一齊下跪，口中只叫饒命。

　　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，也不盡數殺戮。擄得婦女，恣意姦淫；弄得不耐煩了，活活的放了他去。也有有情的倭子，一般私有

所贈。只是這婦女雖得了性命，一世被人笑話了。其男子但是老弱，便加殺害；若是強壯的，就把來剃了頭髮，抹上油漆，假充倭

子。每遇廝殺，便推他去當頭陣。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，便好領賞。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，尚然被他割頭請功；況且見在戰陣上

拿住，那管真假，定然不饒的。這些剃頭的假倭子，自知左右是死，索性靠著倭勢，還有捱過幾日之理，所以一般行兇出力。那些

真倭子，只等假倭攩過頭陣，自己都尾其後而出，所以官軍屢墮其計，不能取勝。昔人有詩，單道著倭寇行兵之法，詩云：

　　　　倭陣不喧嘩，紛紛正帶斜。螺聲飛蛺蝶，魚貫走長蛇。扇散全無影，刀來一片花。更兼真偽混，駕禍擾中華。

　　楊八老和一群百姓們，都被倭奴擒了，好似甕中之鱉，釜中之魚，沒處躲閃，只得隨順以圖苟活。隨童已不見了，正不知他生

死如何。到此地位，自身管不得，何暇顧他人？莫說八老心中愁悶。且說眾倭奴在鄉村劫掠得許多金寶，心滿意足。聞得元朝大軍

將到，搶了許多船隻，驅了所擄人口下船，一齊開洋，歡歡喜喜，逕回日本國去了。

　　原來倭奴入寇，國王多有不知者，乃是各島窮民，合伙泛海，如中國賊盜之類，彼處只如做買賣一般。其出掠亦各分部統，自

稱大王之號。到回去，仍復隱諱了。劫掠得金帛，均分受用；亦有將十分中一二分，獻與本島頭目，互相容隱。如被中國人殺了，

只作做買賣折本一般。所擄得壯健男子，留作奴僕使喚。剃了頭，赤了兩腳，與本國一般模樣；給與刀仗，教他跳戰之法。中國人

懼怕，不敢不從。過了一年半載，水土習服，學起倭話來，竟與真倭無異了。

　　光陰似箭，這楊八老在日本國，不覺住了一十九年。每夜私自對天拜禱：「願神明護佑我楊復再轉家鄉，重會妻子。」如此寒



暑無間。有詩為證：

　　　　異國飄零十九年，鄉關魂夢已茫然。蘇卿困虜旄俱脫，洪皓留金雪滿顛。彼為中朝甘守節，我成俘虜獲何愆？首丘無計傷

心切，夜夜虔誠禱上天。

　　話說元泰定年間，日本國年歲荒歉，眾倭糾夥，又來入寇，也帶楊八老同行。八老心中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。所喜者，乘此機

會，到得中國；陝西、福建二處，俱有親屬，皇天護祐，萬一有骨肉重逢之日，再得團圓，也未可知。所憂者，此身全是倭奴形

像，便是自家照著鏡子，也吃一驚，他人如何認得？況且刀鎗無情，此去多凶少吉，枉送了性命。只是一說，寧作故鄉之鬼，不願

為夷國之人。天天可憐，這番飄洋，只願在陝、閩兩處便好；若在他方，也是枉然。

　　原來倭寇飄洋，也有個天數，聽憑風勢：若是北風，便犯廣東一路；若是東風，便犯福建一路；若是東北風，便犯溫州一路；

若是東南風，便犯淮揚一路。此時二月天氣，眾倭登船離岸，正值東北風大盛，一連數日，吹個不住，逕飄向溫州一路而來。那時

元朝承平日久，沿海備禦俱疏，就有幾只船，幾百老弱軍士，都不堪拒戰，望風逃走。眾倭公然登岸，少不得放火殺人。楊八老雖

然心中不願，也不免隨行逐隊。這一番，自二月至八月，官軍連敗了數陣，搶了幾個市鎮。轉掠寧紹，又到餘杭，其兇暴不可盡

述。各府、州、縣寫了告急表章，申奏朝廷。旨下兵部，差平江路普花元帥領兵征剿。這普花元帥足智多謀，又手下多有精兵良

將，奉命剋日興師，大刀闊斧，殺奔浙江路上來。前哨打探：倭寇占住清水閘為穴。普花元帥約會浙中兵馬，水陸並進。那倭寇平

素輕視官軍，不以為意。誰知普花元帥手下，有十個統軍，都有萬夫不當之勇。軍中多帶火器，四面埋伏，一等倭賊戰酣之際，埋

伏都起，火器一齊發作，殺得他走頭沒路，大敗虧輸。斬首千餘級，活捉二百餘人。其搶船逃命者，又被水路官兵截殺，也多有落

水死者。普花元帥得勝，賞了三軍。猶恐餘倭未盡，遣兵四下搜獲。真個是：

　　　　饒伊兇暴如狼虎，惡貫盈時定受殃。

　　話分兩頭。卻說清水閘上有順濟廟，其神姓馮，名俊，錢塘人氏。年十六歲時，夢見玉帝遣天神傳命，割開其腹，換去五臟六

腑，醒來猶覺腹痛。從幼失學，未曾知書，自此忽然開悟，無書不曉，下筆成文；又能預知將來禍福之事。忽一日，臥於家中，叫

喚不起，良久方醒。自言適在東海龍王處赴宴，被他勸酒過醉。家人不信，及嘔吐出來都是海錯異味，目所未睹，方知真實。到三

十六歲，忽對人說：「玉帝命我為江濤之神，三日後，必當赴任。」至期，無疾而終。是日，江中波濤大作，行舟將覆，忽見朱旛

皁蓋，白馬紅纓，簇擁一神，現形雲端間，口中叱咤之聲。俄頃，波恬浪息。問之土人，其形貌乃馮俊也。於是就其所居，立廟祠

之，賜名順濟廟。紹定年間，累封英烈王之號。其神大有靈應。倭寇占住清水閘時，楊八老私向廟中祈禱，問筶得個大吉之兆，心

中暗喜。與先年一般向被擄去的共十三人約會，大兵到時，出首投降；又怕官軍不分真假，拿去請功，狐疑不決。

　　到這八月二十八日，倭寇大敗。楊八老與十二個人，俱潛躲在順濟廟中，不敢出頭。正在兩難，急聽得廟外喊聲大舉，乃是老

王千戶，名喚王國雄，引著官軍入來搜廟。一十三人盡被活捉，捆縛做一團兒，吊在廊下。眾人口稱冤枉，都說不是真倭，那里睬

他。此時天色已晚，老王千戶權就廟中歇宿，打點明早解官請功。事有湊巧，老王千戶帶個貼身伏侍的家人，叫做王興，夜間起來

出恭，聞得廊下哀號之聲，其中有一個像關中聲音，好生奇異。悄地點個燈去，打一看，看到楊八老面貌，有些疑惑。問道：「你

們既說不是真倭，是那裡人氏？如何入了倭賊夥內，又是一般形貌？」楊八老訴道：「眾人都是閩中百姓，只我是安西府盩厔縣

人。十九年前在漳浦做客，被倭寇擄去，髡頭跣足，受了萬般辛苦。眾人是同時被難的。今番來到此地，便想要自行出首。奈形狀

怪異，不遇個相識之人，恐不相信，因此狐疑不決。幸天兵得勝，倭賊敗亡，我等指望重見天日，不期老將軍不行細審，一概捆

弔；明日解到軍門，性命不保。」說罷，眾人都哭起來。王興忙搖手道：「不可高聲啼哭，恐驚醒了老將軍，反為不美。則你這安

西府漢子，姓甚名誰？」楊八老道：「我姓楊，名復，小名八老。長官也帶些關中語音，莫非同郡人麼？」王興聽說，吃了一驚：

「原來你就是我舊主人！可記得隨童麼？小人就是。」楊八老道：「怎不記得！只是鬚眉非舊，端的對面不相認了。自當初在閩中

分散，如何卻在此處？」王興道：「且莫細談。明早老將軍起身發解時，我站在旁邊，你只看著我，喚我名字起來，小人自來與你

分解。」說罷，提了燈自去了。眾人都向八老問其緣故，八老略說一二，莫不歡喜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死中得活困災退，絕處逢生遇救來

　　原來隨童跟著楊八老之時，纔一十九歲，如今又加十九年，是三十八歲人了，急切如何認得？當先與主人分散，躲在茅廁中，

僥倖不曾被倭賊所掠。那時老王千戶還是百戶之職，在彼領兵，偶然遇見，見他伶俐，問其來歷，收在身邊伏侍。就便許他訪問主

人消息，誰知杳無音信。後來老王百戶有功，升了千戶，改調浙中地方做官。隨童改名王興，做了身邊一個得力的家人。也是楊八

老命不當盡，祿不當終，否極泰來，天教他主僕相逢。

　　閒話休題。卻說老王千戶次早點齊人眾，解下一十三名倭犯，要解往軍門請功。正待起身，忽見倭犯中一人，看定王興，高聲

叫道：「隨童，我是你舊主人，可來救我！」王興假意認了一認，兩下抱頭而哭。因事體年遠，老王千戶也忘其所以了。忙喚王

興，問其緣故。王興一一訴說：「此乃小人十九年前失散之主人也。彼時尋覓不見，不意被倭賊擄去。小人看他面貌有些相似，正

在疑惑，誰想他到認得小人，喚起小人的舊名。望恩主辨其冤情，釋放我舊主人，小人便死在階前，瞑目無怨。」說罷，放聲大

哭。眾倭犯都一齊聲冤起來，各道家鄉姓氏，情節相似。老王千戶道：「既有此冤情，我也不敢自專，解在帥府，教他自行分辨。

」王興道：「求恩主將小人一齊解去，好做對證。」老王千戶起初不允，被王興哀求不過，只得允了。

　　當日，將一十三名倭犯，連王興解到帥府。普花元帥道：「既是倭犯，便行斬首。」那一十三名倭犯，一個個高聲叫冤起來，

內中王興也叫冤枉。王國雄便跪下去，將王興所言事情，稟了一遍。普花元帥准信，就教王國雄押著一干倭犯，並王興發到紹興郡

丞楊世道處，審明回報。　

　　故元時節，郡丞即如今通判之職，卻只下太守一肩，與太守同理府事，最有權柄。那日，郡丞楊公升廳理事，甚是齊整。怎見

得？有詩為證：

　　　　吏書站立如泥塑，軍卒分開似木雕。隨你兇人奸似鬼，公庭刑法不相饒。

老王千戶奉帥府之命，親押一十三名倭犯，到楊郡丞廳前。相見已畢，備言來歷。楊公送出廳門，復歸公座。先是王興開口訴冤，

那一班倭犯哀聲動地。楊公問了王興口詞，先喚楊八老來審。楊八老將姓名、家鄉備細說了。楊郡丞問道：「既是盩厔縣人，你妻

族何姓？有子無子？」楊八老道：「妻族東村李氏，止生一子，取名世道。小人到漳浦為商之時，孩兒年方七歲。在漳浦住了三

年，就陷身倭國，經今又十九年。自從離家之後，音耗不通，妻子不知死亡。若是孩兒扶養得長大，算來該二十九歲了。老爺不信

時，移文到盩厔縣中，將三黨親族姓名，一一對驗，小人之冤可白矣。」再問王興，所言皆同。眾人又齊聲叫冤。楊公一一細審，

都是閩中百姓，同時被擄的。楊公沉吟半晌，喝道：「權且收監，待行文本處，查明來歷，方好釋放。」　

　　當下散堂，回衙見了母親楊老夫人，口稱怪事不絕。老夫人問道：「孩兒，今日問何公事？口稱怪異，何也？」楊公道：「有

王千戶解到倭犯一十三名，說起來，都是我中國百姓，被倭奴擄去的，是個假倭，不是真倭。內中一人，姓楊，名復，乃關中盩厔

縣人氏。他說二十一年前，別妻李氏，往漳浦經商。三年之後，遭倭寇作亂，擄他到倭國去了。與妻臨別之時，有兒年方七歲，到

今算該二十九歲了。母親常說孩兒七歲時，父親往漳州為商，一去不回。他家鄉、姓名正與父親相同，其妻、女姓名，又分毫不

異，孩兒今年正二十九歲，世上不信有此相合之事。況且王千戶有個家人王興，一口認定是他舊主。那王興說舊名『隨童』，在漳

浦亂軍分散，又與我爺舊僕同名。所以稱怪。」老夫人也不覺稱道：「怪事，怪事！世上相同的事也頗有，不信件件皆合，事有可

疑！你明日再行弔審，我在屏後竊聽，是非頃刻可決。」　

　　楊世道領命，次日，重喚取一十三名倭犯，再行細鞫，其言與昨無二。老夫人在屏後大叫道：「楊世道我兒！不須再問，則這

個盩厔縣人，正是你父親！那王興端的是隨童了。」驚得郡丞楊世道手腳不迭，一跌跌下公座來，抱了楊八老，放聲大哭。請歸後



堂，王興也隨進來。當下母子夫妻三口，抱頭而哭，分明是夢裡相逢一般，則這隨童也哭做一堆。哭了一個不耐煩，方才拜見父

親。隨童也來磕頭，認舊時主人、主母。楊八老對兒子道：「我在倭國，夜夜對天禱告，只願再轉家鄉，重會妻子。今日皇天可

憐，果遂所願。且喜孩兒榮貴，萬千之喜。只是那一十二人，都是閩中百姓，與我同時被擄的，實出無奈。吾兒速與昭雪，不可偏

枯，使他怨望。」楊世道領了父親言語，便把一十二人盡行開放，又各贈回鄉路費三兩。眾人謝恩不盡。一面吩咐書吏寫下文書，

申覆帥府；一面安排做慶賀筵席。衙內整備香湯，伏侍八老沐浴過了，通身換了新衣，頂冠束帶。楊世道娶得夫人張氏，出來拜見

公公。一門骨肉團圓，歡喜無限。　

　　這一事鬧遍了紹興府前。本府檗太守聽說楊郡丞認了父親，備下羊酒，特往稱賀，定要請楊太公相見。楊復只得出來，見了檗

公，敘禮已畢，分賓而坐。檗太守欣羨不已。楊郡丞置酒留款。飲酒中間，檗太守問楊太公：「何由久客閩中，以致此禍？」楊八

老答道：「初意一年半載，便欲還鄉。何期下在檗家，他家適有寡女，年二十三歲，正欲招夫幫家過活。老夫入贅彼家，以此淹留

三載。」檗公問道：「在彼三年，曾有生育否？」八老答道：「因是檗家懷孕，生下一兒，兩不相捨；不然，也回去久矣。」檗公

又問道：「所生令郎可曾取名？」八老不知太守姓名，便隨口應道：「因是本縣小兒取名世道，那檗氏所生就取名檗世德，要見兩

姓兄弟之意。算來檗氏所生之子，今年也該二十二歲了，不知他母子存亡下落。」說罷，下淚如雨。檗太守也不盡歡，又飲了數

杯，作別回去。與母親檗老夫人說知：「如此如此，他說在漳浦所娶檗家，與母親同姓，年庚不差。莫非此人就是我父親？」檗老

夫人道：「你明日備個筵席，請他赴宴。待我屏後窺之，便見端的。」　

　　次日，楊八老具個通家名帖，來答拜檗公，檗公也置酒留款。檗老夫人在屏後偷看。那時八老衣冠濟楚，又不似先前倭賊樣

子，一發容易認了。檗老夫人聽不多幾句言語，便大叫道：「我兒檗世德，快請你父親進衙相見！」楊八老出自意外，倒吃了一

驚。檗太守慌忙跪下道：「孩兒不識親顏，乞恕不孝之罪。」請到私衙，與檗老夫人相見。抱頭而哭，與楊郡丞衙中無異。　

　　正敘話間，楊郡丞遣隨童到太守衙中，迎接父親。聽說太守也認了父親，隨童大驚，撞入私衙，見了檗老夫人，磕頭相見。檗

老夫人問起，方知就是隨童。此時隨童纔敘出失散之後，遇到王百戶始末根由。闔門歡喜無限。檗太守娶妻蔣氏，也來拜見公公。

檗公命重整筵席，請楊郡丞到來，備細說明。一守一丞，到此方認做的親兄弟。當日連楊衙小夫人張氏都請過來，做個「合家歡」

筵席。這一場歡喜非小，分明是：

　　　　苦盡生甘，否極遇泰。豐城之劍再合，合浦之珠復回。高年學究，忽然及第連科；乞食貧兒，驀地發財掘藏。寡婦得夫花

發蕊，孤兒遇父草行根。喜勝他鄉遇故知，歡如久旱逢甘雨。兩葉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　

　　楊八老在日本國受了一十九年辛苦，誰知前妻李氏所生孩兒楊世道，後妻檗氏所生孩兒檗世德，長大成人，中同年進士，又同

選在紹興一郡為官。今日天遣相逢，在枷鎖中脫出性命，就認了兩位夫人，兩個貴子，真是古今罕有！第三日，闔郡官員盡知奇

事，都來賀喜。老王千戶也來稱賀，已知王興是楊家舊僕，不相爭執。王興已娶有老婆，在老王千戶家。老王千戶奉承檗太守、楊

郡丞，疾忙差人送王興妻子到于府中完聚。檗太守和楊郡丞一齊備個文書，到普花元帥處，述其認父始末。普花元帥奏表朝廷，一

門封贈。檗世德複姓歸宗，仍叫楊世德。八老在任上安享榮華，壽登耆耋而終。此乃是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榮枯得失，盡是八字

安排，不可強求。有詩為證：

　　　　才離地獄忽登天，二子雙妻富貴全。命裡有時終自有，人生何必苦埋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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